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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预告，没有通知，北京时间10月5日晚
间，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屠呦呦
在家中通过电视得知自己摘取诺奖的消息。

6日上午，一直不愿接受采访的屠呦呦终
于把记者请进家门，但一再强调“也没什么好
讲的”。

从5日晚间获奖消息传来，屠呦呦家中的
电话就响个不停，祝贺的、采访的，她的老伴
儿李廷钊一边帮着招呼记者落座，一边忙不迭
地接着持续响起的电话。

“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个
很高的荣誉。青蒿素研究获奖是当年研究团队
集体攻关的结果，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
也标志中医研究科学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关
注和认可，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中国科学家
的骄傲。”这段获奖感言，屠呦呦写在一张纸
上，一字一句地向记者念出来。她的声音清
脆，口音夹带着浓浓的宁波味道。

秋日的阳光透过阳台照进客厅，把米黄色
的沙发照得很亮。年过八旬的屠呦呦身着紫红
色飘带领衬衫，外披一件驼色勾花针织开衫，
整洁利落的卷发全部梳向脑后。由于听力原
因，她向记者的方向前倾身体，专注地望着记
者的眼睛。

“我确实没什么好讲的，科研成果是团队
成绩，我个人的情况在这两本书里都讲得很清
楚了。”与前晚记者在电话中沟通的情况一
样，没说两句，屠呦呦又开始回避谈及自己。

茶几上，放着屠呦呦向记者推荐的两本
书，一本是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青蒿及
青蒿素类药物》，另一本是《20世纪中国知
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前者是她学术研究
常用，厚厚的卷册已被翻得起了毛边；后者
刚刚从柜子中取出，藏青色的皮质封面蒙了
薄薄的尘。

“当年，全世界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重大课

题，必须要有新的抗疟新药来解决老药的抗药
性问题，国内外做了大量工作都没有满意成
果。”回忆与青蒿素的第一次接触，屠呦呦的
眼神清亮，语气中不乏兴奋和自豪：“‘文化
大革命’什么都停滞了，科研攻关的难度相当
高，我是北医药学系（现为北大医学部）的，
又到中医研究院学习，但是做来做去很难，后
来通过系统查阅古代文献，发现了重新提取青
蒿素的办法。”

上世纪60年代，引发疟疾的寄生虫——
疟原虫对当时常用的奎宁类药物已经产生了抗
药性。1967年5月23日我国启动“523”项
目，动员全国 60多个单位的 500名科研人
员，同心协力，寻找新的抗疟疾的药物。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相关领域的
学术权威统统靠边站，时年39岁的屠呦呦临
急受命，成为课题攻关的组长。

当时，青蒿素的提取仍是一个世界公认的
难题，从蒿族植物的品种选择到提取部位的去
留存废，从浸泡液体的尝试筛选到提取方法的
反复摸索，屠呦呦和她年轻的同事们熬过了无
数个不眠之夜，体会过无数次碰壁挫折。

“北京的青蒿质量非常不好……我尝试用
叶子，事实证明叶子里才有，梗里没有……做
完动物实验后发现100％有效，再在我们自己
身上试验药的毒性……我们尝试用乙醚替代酒
精，发现去除毒性很有效……我们又做化学结
构，通过改变药物的结构克服原有的耐药性
……后来我自己的肝脏也坏了，我的同事们也
有很多得了病……”提起艰苦岁月和付出的牺
牲，屠呦呦没有抱怨，反倒是充满怀恋。

屠呦呦和李廷钊是中学同窗，1963年结
婚，育有两女。1969年屠呦呦加入“523”项
目时，在冶金行业工作的李廷钊也同样忙碌，
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咬牙把不到4岁的大女
儿送到别人家寄住，把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儿送

回宁波老家。
“大女儿当时接回来的时候都不愿叫爸

妈，小女儿更是前两年才把户口从宁波迁回北
京。”李廷钊说。

情非得已。对于今天家中摆满女儿和外孙
女照片的屠呦呦而言，当年的她别无选择，因
为青蒿素就是党和国家赋予她的使命。

此前，中美两国的抗疟研究已经经历多次
失败。美国筛选了近30万个化合物而没有结
果；中国在1967年组织了全国7省市开展了
包括中草药在内的抗疟疾药研究，先后筛选化
合物及中草药达4万多种，也没有取得阳性结
果。屠呦呦和同事们通过翻阅中医药典籍、寻
访民间医生，搜集了包括青蒿在内的600多种
可能对疟疾治疗有效果的中药药方，对其中
200多种中草药380多种提取物进行筛查，用
老鼠做试验，但没有发现有效结果。

“后来，我想到可能是因为在加热的过程
中，破坏了青蒿里面的有效成分，于是改为用
乙醚提取。那时药厂都停工，只能用土办法，
我们把青蒿买来先泡，然后把叶子包起来用乙
醚泡，直到第191次实验，我们才真正发现了
有效成分，经过实验，用乙醚制取的提取物，
对鼠虐猴虐的抑制率达到了100％。为了确保
安全，我们试到自己身上，大家都愿意试
毒。”屠呦呦说。

“那时候，她脑子里只有青蒿素，整天不
着家，没白天没黑夜地在实验室泡着，回家
满身都是酒精味，还得了中毒性肝炎。”老
伴儿李廷钊说着，悄悄为屠呦呦递上一杯
水：“我心疼她也支持她，那个年代很多人
都这样，她从没想得到这些荣誉。”

今天，荣誉来了，屠呦呦格外怀念当年并
肩奋斗的战友，也更加骄傲于当年“523”项
目创下的纪录：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
召开的“523”项目工作会议上报告了实验结

果；1973年初，北京中药研究所拿到青蒿结
晶。随后，青蒿结晶的抗疟功效在其他地区得
到证实。“523”项目办公室将青蒿结晶物命
名为青蒿素，作为新药进行研发。几年后，有
机化学家完成了结构测定；1984年，科学家
们终于实现了青蒿素的人工合成。

“没有待过实验室的人不会明白，成百上
千次反复的尝试有多么枯燥、寂寞，没有非
凡的毅力，不可能战胜那些失败的恐惧和迷
茫，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果。”清华大学经济
研究所博士后卜鹏滨说。

2002年，卜鹏滨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
研究所中药化学研究室攻读硕士学位。据他回
忆，那时候，尽管屠老师已经退休，身体也不
太好，但在实验室经常可以看到她，她特别愿
意和年轻人交流。

“屠老师总是拍着我的肩膀，勉励我：小
卜，科研的事业还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你们
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就要有一种执着坚持的
精神。”

当年，同样年轻的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正
是凭着执着和坚持，在冷僻而又急缺的抗疟药
物研制领域开辟了一条新路。现在，掌声和鲜
花都在向着这批代号“523”的人群聚拢。

屠呦呦的书柜中，大大小小的奖状、奖
杯、出席证、获奖照片摆满了格架。摆在正中
的是2011年赴美接受有“医学界的诺贝尔
奖”之称的拉斯克奖时，老两口与大女儿一家
在白宫门前的合影。

“获不获奖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但是获奖
也证明我们的中医药宝库非常丰富，但并不是
借来拿来就能用。像青蒿素这样的研究成果来
之不易，我们还应该继续努力。”屠呦呦说。

“相信屠老师的获奖能够极大推动我国乃
至世界对传统植物药研究的热情，同时会鼓励
更多的青年学者投身于创新药物的研发，向包
括艾滋病在内的顽疾挑战。”卜鹏滨说。

因为身体原因，一个小时的采访过后，屠
呦呦面色有些疲倦，但只要提到青蒿素这个字
眼，她全然不顾老伴儿的提醒，滔滔不绝，如
数家珍。

“因为做了一辈子，希望青蒿素能够物尽
其用，也希望有新的激励机制，让中医药产生
更多有价值的成果，更好地发挥护佑人类健康
的作用。”

青蒿素，用去了屠呦呦大半生时间，她却依
然痴迷于此，未曾停歇。她说，“荣誉多了，责任
更大，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
奖者中，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发现的对
抗疟疾的青蒿素举世瞩目。在研究黄
花蒿抗疟效果的过程中，屠呦呦得到
了葛洪《肘后备急方》的启发，改换了
提取方式，从而成功获得了有活性的
青蒿素。

青蒿素的发现，对于中医药学到底
意味着什么？如何才能挖掘出传统医
学“宝库”中更多的“神药”？中医的现
代化如何才能实现？

“中医药宝库需要发现，
挖掘和研究”

“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
民的礼物。”屠呦呦6日表示，青蒿素的
研究说明，中医药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宝
库，有宝贵的财富，需要我们去发现、挖
掘和研究。

青蒿素和中医药的联系确实非常
紧密，但是它的研发过程与传统的“煎
煮熬”完全不同。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
所原研究员李英说，研究人员参照古今
医书的记载和民间用方，用现代的研究
方法对数千份植物提取物通过动物筛
选，再从中分离、鉴定其中抗疟有效成
分，最后找到近十种抗疟有效单体，将
它们的抗疟活性、毒性、化合物稳定性
和资源情况进行综合比较后，青蒿素脱
颖而出。

这就意味着，它遵循了现代药理
学和化学的方法，经历了非常严格的
提纯－再试验－测定化学结构－分析
毒性药效－动物试验－临床试验－提
取工艺优化－生产工艺的制药流程，
在青蒿素类抗疟药的临床试验中也全
部使用了双盲法，这和传统方法有很
大区别。

“中医药是中国最有原创优势的科
技领域，在这个领域取得产生世界影响
的科研成果是很有希望的，值得我们用
现代科技去挖掘和研究。”中国科学院
院士、上海市科协主席陈凯先说，这次
的诺奖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上万个中草药和验方中
唯一的品种，中西药“界限观”
引发争议

事实上，和青蒿素类似，从砒霜中
发现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
白血病等药物，都是以现代科学的方法
所获得，遵循科学的标准确立其效果，
证明了从传统药物获得确定化学成分
药物的价值。“古老的中药在今天仍然
有益，传统中还沉睡着尚未开发的、可
能进一步改善人类健康的潜力。”北京
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表示。

青蒿素被发现的困难程度无异于
大海捞针。上世纪60年代，为了解决
疟疾抗药性问题，我国确立了由多部门
参加，以疟疾防治药物研究为主要任
务，代号为“523”的项目。在“523”项
目实行的10多年中，全国共收集抗疟
中草药和验方上万个，广筛提取物
5000多种，最终找到了青蒿素这一唯
一有效的品种。

复旦大学药学院教授陈道峰认为，
青蒿素的发现，其实是中药材的科学化
研究，或者说植物药的科学化研究，这
是中药现代化的道路之一。但即便是
在中医药圈子内，对中西药的界限也时
有争论，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药的
现代化。“无论是现代医学工作者，或者
是中医药学者，都有人认为用化学的方
法进行提取后的中药，就不是中药了。”

这种“界限观”实际上极易导致固
步自封。实际上，以天然产物去提取药
品并非中药的专利，现代医学中有很多
药物本来就来自于植物，如阿司匹林、
奎宁、麻黄素、紫杉醇、水杨酸、颠茄、莽
草酸等。

也有专家认为，青蒿素的这种发现
方式也不能作为我国中医药现代化的
主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中医药事业国
情调研组执行组长陈其广认为，一是技
术上不可行。不是所有的中药材都可
以提取出某种单体成分“某某素”，明确
对某种疾病有效；二是经济角度看不可
行。从中药材中提取某种单体物质，需

要经过无数试验，才能证明或者否定这
一点，我国的医药企业很难承受这么大
代价研发一种药物。

“尊重传统医药的价值，但需要现
代科学技术的配合。青蒿素及其衍生
品被发现，对于中医药的现代化有着非
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陈道峰说，目前
现代的方法和传统的线索结合还不是
很够，这是需要去反思的。

中西药人为隔离被指“僵
化”中药现代化道路应多元

因为在原料来源、药效机理、靶向
原理等方面长期缺乏循证依据，增大了
中国中药走向世界的难度。中医药必
须现代化，但是如何实现现代化？这是
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争议的问题，却
一直没有统一的答案。

全球医生组织中国总代表时占祥
认为，药只有一种，那就是安全有效的
药。“中药和西药本就分不开，也没
有明确的甄别条件和红线可以将它们
分开，人为将二者隔离开，只会造成
更多的混淆不清。”中药的现代化，应该
是真正理解其有效成分，知其然并知其
所以然。中药的验证有道理、必须做，
而且还必须要用全球生物医学界共识
的现代方法做。

专家表示，传统的中药发展不要僵
化，将中西药完全隔离开这种观点本身
就不合适，也不利于中医药学现代
化。陈道峰说，仅仅使用烘、炮、
炒、洗、泡、漂、蒸、煮等传统方
法，难以获得全世界的认可，必须通
过现代医学的研究对中医药学进行完
善，提高工艺，做好质量控制，确保有
效性和一致性，这也是中医药现代化的
道路之一。

“中医药现代化的道路应该是多元
的，不必挤在一条道上。”李英说，一个
药是否有效，应该用临床数据说话，这
样才能让病人信服，获得市场包括国际
市场的认可。例如，我国青蒿资源丰
富，容易提取到单体。但对于某些动物
试验有效或民间长期使用的中草药，可
能无法提取到有效单体，这时可以用成
分明确、含量相对稳定的复方制剂进行
临床前和临床研究。

也有专家认为，开展中药的现代化
研究也应慎之又慎，进行成本控制，
立项前对其有效性、毒副作用、成
本、方便性和成功率进行真实客观的
评估，设计试验去辨别出一些常用中
草药中所含的生物化学成分，遵守国
际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的准则，进
行更多随机对照试验以论证中医标准
化治疗系统的有效性，更好地理解、发
展和提高传统中医的治疗方法。

正如有网友所说，所有喧嚣之上，
这并非是一个要为谁“正名”的奖项，而
是一个关于拯救生命的奖。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10月5日在斯德哥尔
摩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
予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
家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智，表彰他们在寄生
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

这是中国科学家因为在中国本土进行的
科学研究而首次获诺贝尔科学奖，是中国医
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
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

这条消息在中国国内引发强烈震动。屠
呦呦的名字和她所从事的中医药研究顷刻间

“火”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市科协主席、上

海中医药大学校长陈凯先与记者通话时非常
激动。他说：“经过中国科技工作者几代人
的努力，我们终于在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上获
得突破。获奖本身意义很大，但更重要的
是，这是中国科技走向世界的新开端，相信
今后会有更多成就被世界认可。”

他同时指出，此次屠呦呦获奖带给中国
两点启示。一是中医药是中国最有原创优势
的科技领域，在这个领域取得产生世界影响
的科研成果是很有希望的，值得我们深入挖
掘。中医药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创造和积
累，是一个大宝库，需要用现代科技挖掘和
研究。这次获诺奖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增强
了我们对中医药的自信。青蒿素是一种有效
单体，中医药还有复方。目前，人类还面临
许多棘手的医学难题，如心血管疾病、肿
瘤、代谢疾病等，都是多因素导致的复杂疾
病，而中医药的复方很有可能在防治方面有
效突破。因此，我们应更加努力挖掘中医药
宝库。二是什么样的成就能得到诺奖？我们
得到的启发是，只要踏踏实实地从人们最需
要的健康、环境、经济等问题入手，坚持不
懈努力，取得重大成就和突破，诺奖就离我
们不远。

“这是中国人的骄傲，更是中医药人的
自豪。”虽然身在国外，北京中医医院院长
刘清泉也在关注着屠呦呦获奖。他通过微信
对记者表示：“中医药是中国的更是世界
的，传承好才能创新。中医药的发展必须与

科学技术相结合，借助科技提升中医药学术，发展创新。固守传
统，拒绝现代科技，中医药的发展只能是空话，只有踏实务实才
能成功。”

屠呦呦的获奖，提振了中医药界的信心。安徽中医药大学校
长王键说，中医药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实践经验与智慧的结晶，是
最具原始创新性的学科领域。中医药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
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妄自菲薄，
我们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珍惜这个伟大的医学宝库，要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用心培育中华民族对中华医药的人文情感，努
力增强学术自尊与文化自信，并潜移默化地融汇在中医药人才培
养的过程中，使中医药在继承中发扬，在创新中提升，为全人类
的健康作出更大贡献，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赢得广泛的共识
与认同。

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特聘教授张万斌率领的科研团队
多年来致力于抗疟药物青蒿素的人工合成，预计明年能够实现工
业化，从而大大降低相关药物的价格。

“屠老获奖给予我们莫大的鼓励和希望。”张万斌说，全球每
年感染疟疾患者超过3亿人，有60万——100万人因缺乏有效药
物救治而死亡。目前，青蒿素的提取全部来源于植物，由于植物
叶子当中的含量很低，就需要大量种植，然而种植与气候和市场
的关系很大，具有不稳定性且价格昂贵。相信屠老获奖能够推动
我国在新药创新中的进步，从而造福更多的国人。

截至记者发稿时，已有多家单位和机构发布对屠呦呦获奖
的贺信。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白
春礼在贺信中说：您发现的青蒿素及开辟的治疗疟疾的新方
向，不仅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也为千万患者带来了福音。您的
获奖，是中国科学界的骄傲，我相信，这必将激励更多的中国
科学家不断攀登世界科学高峰，为人类文明和人民福祉作出更
多更大的贡献。

“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访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

●新华社记者 吴晶 胡浩 王思北

诺贝尔奖励发现青蒿素对中医药意味着什么？
●新华社记者 周琳 胡浩 李亚红 王琳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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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中国青年网）


